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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学意志　　

□  张祥云　綦 玲

 

 

摘要:  大学精神包涵作为脑力的大学理想和作为心力的大学

意志，有意志方可成就大学这一人为之事。办大学就是意志的

较量。提出这一范畴有其理论意义、学科发展意义和现实意

义。大学发展有赖于关键人物的意志激发组织共同意志的推

动。个人意志转化为组织意志表现为空间上的凝聚与辐射，时

间上的积累与传承。在中国办大学，必须借鉴和复兴中华传统

智慧，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不失大节、不拘小节；至诚

如神、道成肉身；把握机遇、顺势而发。大学主导者要炼就推

动大学发展的道术贯通的本体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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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试图把“大学意志”（the wi l l of a 

university）作为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的重要概念

提出并加以探讨。大学是一种要人去“不断做事”

（doing）的存在。不“做”（Do）,大学就不“在”

（Be）。当大学不再“做事”了，大学就只能成为历

史传说和文化遗产；而“任意”或“随意”做事，大

学就可能由大学之“是”而变成大学之“非”。可见，

大学理想（the idea of a university）和大学精神

（the spirit of a university）只能在做事中显现

和“变现”。大学若有理想地做事，就必须要有意志

地坚守。这是提出大学意志范畴的朴素逻辑——缺

乏大学意志的大学精神是“口号”，缺乏大学意志的

大学理想终将沦为“幻想”！

一、为何提出大学意志？

（一）大学意志与大学理想共同构成大学精神

1.精神包涵“思”和“心”

大学，“非大楼之谓也”（不只是指物质存在），

“乃大师之谓也”（更加是精神的存在）。大学的

精神包涵“思”（mind）和“心”（heart），其中，

以思而得知识和思想，由心而发情感和意志。以价

值——理性为主的“纯思”需运用脑力，脑力侧重

事实分析和逻辑论证；在情感——实践向度用心则

需调动心力，心力指向实践探索和经验总结。人们

用“思”去研究“大学是什么、应该是什么、为什么

是”等问题，从而形成系统理论认知，我们称之为

大学理想①，这是一种脑力性质的大学精神。

赵汀阳说：“即便所有思的分歧都在知识论或

伦理中得到了解决，心的问题依然没有被触及。”[1]

知道理想的大学是怎样的当然重要，但几乎人们或

多或少也都知道一些。相对而言，激发一种要把好

大学办出来的意志却太稀缺。道理我们都懂，但就

是没有完全上心，缺乏意志，结果大学理想便都还

只是幻想。正如我们这些研究、谈论大学之人，脑

中再怎么熟知何为理想的大学，依然不等于我们会

很有心想去把这个理想实现。如若有想要把大学办

出来的意志，则会去行动，人在实践的过程中，反而

会慢慢了解大学的真知。故朱九思说：“关于管理

工作，通常的习惯首先总是研究领导体制问题、组

织机构问题、规章制度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很重

要，但是就当前情况来看，我认为重要的问题首先

①亦翻译为“大学理念”，本文统一用“大学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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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要有良好的精神状态。”[2]（P177）思之所得的大

学理想作为脑力层面的大学精神，对于大学之发展

的作用是有限的。要触及到大学之“心的问题”，全

“心”全“意”地把大学办好，则更要强调心力层面

的大学精神，即大学意志范畴。

2.大学意志是大学精神的心力表达

国内外诸多学者和校长，都表达过关于“大学

理想”的真知灼见。这些文献，有些是基于纯思的

理论论证，有些是基于在场的、扎根实践的心力表

达。二者区别在于：纯思的理论论证往往容易不自

觉地遵循“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把大学作为客

观对象来研究并获得纯理性认知（毫无疑问这是很

有价值的）。比如，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

雅斯贝尔斯的《大学的理想》、纽曼的《大学的理

想》等等，这些文献主要揭示了作为理论理性的大

学精神。而基于实践的、行动者的心力表达，则是普

遍遵循“主客相融”的思维模式。它是一种如何把

大学理想变现为大学事实的实践理性。比如洪堡、

赫钦斯、蔡元培、梅贻琦、马相伯、竺可桢、朱九思

和刘道玉等人，他们对大学理想的表达往往充溢着

富有心力的实践智慧。他们的思想是理想的、信念

的，也是实践的、行动的，他们的语言往往是“肉”

长的，是体现“大学意志”的经验表达。事实上，大

学的实践、经验远比逻辑更有力量。当然，“脑力指

向”的文本范式与“心力指向”的文本范式，其价值

轻重只是相对的，它们各自有所侧重，关键在于是

否相互贯通。

大学意志是大学精神的心力表达，大学理想和

大学意志共同生成大学精神。它们是阴阳互动、虚

实关联的生态关系，这样的关系可以用中国传统文

化图腾的动态太极图①来比拟。

（二）有意志方可成就大学之事

1.大学是人为之事

大学不是自然之物(things)②。我们不能仅仅以

纯粹主客二分的姿态把大学作为一个纯粹客观外

在的认知对象而居高临下、冷眼旁观地谈论它、研

究它。自然之物永远是其所是，并永远如其所是地

存在着（……is），因此根本就不需要意志。大学也

不是人造之物，大学是人为之“事”（facts）③。人造

之物——比如人造的机器，机器一旦成型便能无意

志地自行运转，机器自身不能变为“非机器”；而大

学一旦不受大学理念之支配而做事，就会变成“非

大学”。机器可以是身外之物，大学却永远都是人自

身——不仅是“一人”自身，更是“众人”自身。机器

停转依然是机器，大学停止做事就意味着要消失。

“to be is to do”[3]，存在就是做事。不做

事，事就不存在。因此，大学要通过创“事”实现创

“世”。大学不是“固定”之物，而是“变动”之事，

大学存在的本质表现为大学理念支配下的意志行

动——不断做事，把事做出来，把事做下去。牛津

大学800多年，成就了一路的故事，培养了历代的人

才，推动学术不断进入新天地，她完成了自身吗？依

然没有！如果牛津大学的领导者和师生员工不能继

续努力地好好办这所大学，大学的声望就可能日薄

西山，每况愈下，甚至消失或“死亡”。大学之事整

体上无法一劳永逸，只能永远有意义地劳作，正如

古希腊神话中西西弗斯推石头上山的工作，是一件

知行合一、驰而不息的工作。办大学就是永远在事

中，永远在路上，正所谓“道，行之而成”。大学之

道，身在其中，行之方可成。大学意志就是“知道”并

“行道”的知行合一。

2.有志者，事竟成

办大学未必总能做到知行合一，唯有“有志者”

才能克服“不知而行”、“知而难行”和“知而不行”

等情况。“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传习录》）

在大学理念之光的照耀下，办大学必须立志。以高

等教育界尤其特殊的人物红衣主教纽曼为例：他既

是大学的“剧作者”，也是“剧中人”，虽因《大学的

理想》一书而负盛名，其本人却并不算是一位成功

的大学校长。他于1852年受命担任都柏林天主教大

学的校长，苦撑六年，最后惨淡收场。因为这个被评

论为“无疑是一段失败的经历”[4]（P6），梅雅德利在

①感谢汕头大学前副校长王伟廉教授的读后诗作:“高教理论几多谜，意志理想求对齐；交织密码寻解药，辨识大学借太极。”

②Th ing s 和fac t s这一对概念见于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英文版。Trac t at u sLog ic o-Ph i lo s oph icu s. 

Wittgenstein.1922.

③事即我们的所作所为。“事”这个中国概念的定义是“所作所为”，非常接近西方的“factum”。如《淮南子·汜论训》：“所由

曰道，所为曰事。”转引自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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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学的理想》所写的序中评价道：“纽曼见长于

思想，而不见长行动。”纽曼的自我评价是“有能力

教育一个民族，但是无能力对其进行治理”[4]（P5）。思

想力不同于行动力，要治理好一所大学，不能光是

“有智”，还必须“有志”；不仅要立个人之志，还必

须有能力激发大学内部众人之志，“众志”才能“成

城”。办大学就是“要下决心，敢于竞争，敢于向好

的方面转化。只有有了这种精神，我们才能把一所

学校、一个系、一个专业办好”[2]（P177）。唯有念念不

忘，久久为功，方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有志者，

事竟成，大学发展最终才能别开生面。

（三）办大学就是意志的较量

1.大学意志的“是与非”

大学理想是方向、是指引，如果我们不能朝着

大学理想而“做事”，不能基于大学的“应然”而

行动，我们就很可能因理念不对把大学办成“非大

学”，大学就可能成为以牟利为主导的公司，以权力

为追逐的衙门，以科研为指向的研究机构；或者把

大学办成工厂、办成中小学，甚至变成“大街”。我

们在中国文化背景里办高水平大学，很可能比西方

文化背景下更具挑战性，因为大学理想有所不同。

西方的大学理想重在“为科学而科学、为学术而学

术”，理念相对单纯；而中国的大学则理应承担起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

开太平”的重大责任。比较而言，我们的大学所担当

的相当于西方之“教室”加“教堂”的使命，我们的

教师要担当的相当于西方之“教师”加“牧师”的责

任。所以，在中国办大学更加需要大学意志。

好大学不是“说”出来的，“写”出来的，而是

“办”出来的。我们可能嘴上说着大学理想、笔下

规划大学蓝图，但是遇到具体情况，尤其一旦涉及

个人利益，就开始打自己的“小算盘”，置高等教育

理念于不顾，置大学发展战略于不理。这样的个人

意志我们称之为“非大学意志”，甚至是“坏大学意

志”。《论语》里面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

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大学的发展就是要提倡这

样一种坚守大学理念而做事的精神。在复杂多变的

环境中，能立足正确大学理念，把握大学定位，遵

循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做出取舍、做出选择、做出

决定，这就是大学意志。守得住，就是大学意志，是

好的大学意志；守不住，方向偏了，就是“非大学意

志”。办大学，充满着大学意志与非大学意志之间的

较量。如原震旦大学校长马相伯不能接受教会利用

震旦大学传教的“非大学意志”，一气之下出走后白

手起家创建“复旦”。“华工之父”朱九思则以坚韧

的大学意志创造了新中国高等学校发展的传奇。他

在“‘文革’中受冲击最大，但‘文革’以后还能有这

样大的干劲、事业心……‘双批、反击右倾翻案风’

中，矛头一直是对着他，他一直是顶，甚至我们下面

都说：‘九思同志走了算了，何必呢？’”[2]（P204）不论

时局是“左”是“右”，朱九思始终不忘初心：“领导

华工31年，一心一意，殚精竭虑，就是要把华工办好

办出名，办成他理想中的大学。”[2]（P177）他坚守正确

的大学理想，“有既定教育目标，遵循教育规律。在

‘左’的干扰年代，难能可贵地尊重知识，尊重人

才……”[2]（P8）由于坚持推行“高筑墙，广积才，多栽

树”，华中工学院在“文革”期间不退反进，最终创

造了年轻高校迅速成长为国内一流大学的奇迹。

2.大学意志的“强与弱”

杨国荣在分析“意志软弱”现象时指出，“行动

境域中所蕴含的相关可能性与各种偶然性构成了意

志软弱的本体论前提”[5]。面对可能性和偶然性，大

学发展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只有不忘初心才能知道

该取还是该舍，该进还是该静，意志软弱就容易在

战略上“下昏招”。环境愈是恶劣，意志愈应坚强。

如朱九思不论华工面对怎样的现实挫折，“凡是他

认准的事就必须办，而且必须办成功”[2]（P168）。单

是“有好心”并不保证就能成“好事”，只有坚强的

“大学意志”才足以对抗强劲的“非大学意志”。是

非之判断往往需要行动的强弱来诠释，必须“当仁

不让，全力竞争，志在必得”[2]（P177）。

意志出智慧，意志强大的人，办法总比困难多；

意志薄弱的人，困难总比办法多。意志坚强，则“至

诚如神”（《中庸》）。意志强大者，往往“知其不可

为而为之”（《论语》），超越理性计算，愿力强烈，

矢志不渝、守正出奇，往往把“不可能”变成现实。

且看朱九思在办学中如何“逢凶化吉”：

当年，他独领潮流，率先在工学院办文科。这比

办理科更困难，因为教育部这一关过不了。但是朱

九思一旦认准的事，他就有毅力和办法做成：先办

研究所，这不用向教育部报批，等条件成熟后，把所

转为系（如哲学、中国语言、经济学和社会学等）；

教 育 前 沿 论大学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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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借助人脉资源，向教育部疏通关系，直接办

系（如外语系和新闻学系等）[2]（P154）。

古今中外，几乎所有的著名大学都是研究型大

学。朱九思不仅在中国最早提出研究型大学的理

想，而且领导华中工学院向研究型大学转型。1977

年10月，朱九思以学院党委的名义跨级给邓小平写

信，谏言高等教育改革，后来被传为学院的“经典

故事”[2]（P168）。

朱九思不仅不轻言放弃，而且善于抓住每一次

机会。有一次教育部的主要负责人来武汉开会，朱

九思就用国际学术界大量采用数学理论来解决工

程领域诸多问题等事实说服这位领导，最后取得了

“允许试一试”的口头承诺，终于在举办应用数学

专业上取得突破[2]（P180）。

（四）提出“大学意志”的意义

从理论上看，大学意志这一范畴的提出，或许

将为高等教育学拓展出一个新的理论生长点。大学

意志是相对于大学理想这一“阴性”大学精神而言

的一种“阳性”大学精神，是相对于大学理想这一

“脑力”性质的大学精神而言的一种“心力”性质的

大学精神。沿着“大学理想”的逻辑，或许可以拓

展开一条“理学”意义的高等教育学发展范式；沿着

“大学意志”的逻辑，或许可以拓展开一条“心学”

意义的高等教育学发展路径。

从学科发展看，如果大学意志这一范畴成立，

就意味着“大学就是人自身！”——大学作为人为

之事，实际上便是“心力之事”。这也夯实了高等教

育学作为一门综合性的应用型学科存在的依据。高

等教育学理当强调行动研究、叙事研究、个案研究

和院校研究。科学性和人文性的融合，脑力与心力

的贯通，是高等教育学科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样的

高等教育学科，越是理论的，就越具有实践性；越

是实践的，也就越具有理论性。高等教育学科不仅

要培养富有学科知识的“有智者”，更要培养富有

大学理想的“有志者”，心、脑、志、智等能力集于

知行合一人才之一身。我们不仅要坐而论道，还要

“做”而行道。高等教育学科队伍，即使不能与大

学管理者、多学科教授们合而为一，至少也应尽量

亲密接触。

从实践上看，当高等教育强国目标已经成为国

家意志的新时代，作为具体某所大学的发展就更加

取决于“大学意志”。提出大学意志概念具有现实

针对性。大学意志是一个具有本土情怀和时代指向

的范畴。

二、大学发展：谁的意志？

大学是人为之事，发展大学既是个人之事，又

是众人之事。大学意志既是个人的意志，又是组织

的意志；不仅是单数的，也是复数的。其中，关键人

物的意志极为重要，几乎所有大学在发展的某些关

键时期都是因为关键人物发挥了灵魂作用，他们因

时而出，把握机遇，谋局造势，将个人的意志变成多

人的意志，将少数人的共同意志，变成多数人的共

同意志，最终凝聚了强大的组织意志，推动了大学

的勃兴。基于如上考虑，我们把大学意志界定为：

在大学的发展过程中，那些富有大学理想的关键人

物，无论身处常态还是非常态的大学境况，都能胸

怀信念，因时造势，引领方向，确定目标，身体力行，

一以贯之，凝聚共识，群策群力，持续推动学校不

断发展的精神状态。以下我们从不同角度列举诸多

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来说明关键人物意志对大学的

生存和发展所起的不可替代之重大作用。

（一）关键人物的意志

1.开创时代，民族功臣

没有洪堡就没有今日的德国。在当时德国四分

五裂、亡国灭种的危难关头，洪堡作为内阁当中的

重要人物做出了一个改变整个德国历史的决定，亲

自建立柏林大学。同样，没有哈佛也没有今日的美

国。美国的历史是从“五月花”号轮船上的103名清

教徒上岸写起的。这些新教徒上岸后仅仅16年，还

没立定脚跟时就建立了北美最早的大学，并在第二

年以捐赠金额最大者名字命名为哈佛大学。而以色

列在还不能建国的时候，就由犹太智者们先建立了

希伯来大学，建校校长正是后来的以色列开国总统

魏茨曼。日本近代教育之父福泽谕吉，因创办了日本

第一所大学庆应义塾大学，而作为现代日本民族的

灵魂人物被印于日本最大面额钞票上……在中国，

亦有孙中山在广州创立黄埔军校，毛泽东在延安创

办一所所类似于军政大学的准大学，从此改写中华

民族的命运[6]。这些关键人物秉承着教育救国的意

志创校办学，把大学的命运与民族的存亡荣辱紧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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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连，既是创校的伟人，也是民族的功臣。

2.乱世英雄，恪守初心

“英雄概括来说，就是伟大人格，确切点说，英

雄就是永恒价值的代表者或实现者。”[7]如孔子被

围困之时依旧“弦歌不辍”，精神不倒，砥砺前行，

薪火相传。孔子的英雄表现成就了他守道传道意志

的楷模形象。在烽火硝烟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

族英雄们的伟大意志在大学的持续发展中彰显得

更加熠熠生辉。“国家都要完蛋了，大学还能办吗？

当时有很多人说，大学就不要办了，年轻人还呆在

学校干什么？赶紧打仗去。”[6]可是，民族精英却能

固守“战时须作平时看”的远见卓识——大学该怎

么办还怎么办。尽管是在穷山恶水的大后方续办战

时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中央大学、交通大

学、浙江大学等却能在国家面临极大危机、物资条

件极度匮乏的条件下，成就了在当时堪称世界级水

平的大学。抗战八年的大学发展史，留下了太多彪

炳千秋、可歌可泣的人物和故事。比如竺可桢，1936

年时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的他，在意识到

“办好浙江大学有助于‘使我们国家能建设起来成

为世界第一等强国’的大局之后，毅然受命于危难

之际”[8]。他经年累月地努力，把浙大办成了可与清

华、燕京、南开齐名的著名大学，被誉为“东方的剑

桥”。在抗日战争烽火连天的时局下，他改变了只做

一年校长的初衷，领导浙大数次大搬迁，几经周折

不仅没有使浙大损伤元气，而且还有所发展。颠沛

流离中，他的儿子病死、原配夫人去世，但他都顾不

上，把自己的精力全然奉献给了浙大……

3.临危受命，创造奇迹

在一所大学的发展过程中，要在某个困难时

期、低迷时期得到逆转和蜕变，往往都仰赖于一位

关键人物意志之力挽狂澜。以北大的蜕变奇迹为

例：从诞生之日就飘摇在风雨中的京师大学堂，在

民国成立之初由严复当校长。他试图进行一个体制

性的改造，但是很快就因为被人攻击而离开，京师

大学堂复又堕回“官僚养成所”的喧哗状态。之后

蔡元培临危受命，革故鼎新，终使北京大学变成了

一所真正的大学。在他前后执掌北大十年之间，高

达八次请辞，从他的频繁请辞不难看出当时的艰难

险阻和环境之恶劣。尽管如此，他依然不惜个人代

价，以退为进，用其无人匹敌的行动能力和强大意

志数度保卫北大穿越乱局，坚守学术自由，贯彻“兼

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使北大成为“囊括大典,网罗

众家”的理性殿堂。蔡元培是一位当之无愧的世界

级大学校长，诚如美国哲学家杜威所说：“哪怕拿

全世界的大学校长做比较，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

领导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

的，除蔡元培之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二）组织共同意志

“独行快，众行远”。大学不是个人之事，而是

众人之事。个人之志必须转化为众人之志。如果它

不能达成共识、凝心聚力，形成组织共同意志，大

学发展难以持久。

1.个人意志关键而局限

福柯在他的书中提到一个故事：在一个地方，

其他人都喝了某条河的水，变成了疯子。而国王知道

那河水不能喝，所以他没有去喝。全国上下的人却

都把他看成是疯子，最后逼他喝了河水，于是大家

一起疯了，觉得这样才是最正常的。①故事中的国王

就是关键人物，然而“智力孤危”，最终没能逃脱被

“乌合之众”同化的命运。这则寓言表明，众人皆醉

我独醒的“个人意志”在不能引领和激发群众意志

的方向和能量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成就事业的。前

述纽曼办学失败，原因之一亦是因为他“意志孤危”

未能达成组织意志所致。

2.文化、习俗、传统和无意识

个人意志尤其是关键人物的意志之意义在于，

他能以中流砥柱的气象，因势利导地使其大学意志

能在空间上辐射，在时间上传承，进而转化为一所

大学的集体意志、组织共同意志。大学意志如果仅

仅停留在英雄人物的个人意志上，就无法灌注于大

学有机体中得以持续延展。一旦个人“不在其位”无

法发挥作用，其事业就很可能前功尽弃化为乌有。

个人意志终究只是一种单数的、孤独的意志。“办

大学就是办一种文化氛围”，要把个人意志实现为

整个大学的意志，关键个人就必须带动和激发集体

意志，并且最终把大学意志变成文化、习俗、传统。

一旦大学理想和精神变成文化共识，大学组织里的

①该故事原见于[黎巴嫩]纪伯伦.先知·沙与沫[M].钱满素,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15.

教 育 前 沿 论大学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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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人大学意志就将成为大学健康发展的基础，成

熟大学文化的传统化才使大学成为真正意义的大

学，成为具有意志免疫力的大学。社会心理学家勒

庞在分析群体心理学时提出，“传统代表着过去的

观念、欲望和感情。支配着人们的是传统,脱离了传

统，不管民族气质还是文明，都不可能存在”[9]。因

此，大学意志的理想实现，就是大学理想和精神变

成了大学有机体的传统、习惯和习俗，乃至使大学

意志成为大学里具有主体意识的群众的“集体无意

识”。历史一旦步入这样一个阶段，即使关键人物不

在，其理想、意志却永存，并体现于“在场者”们的

自觉行动之中。正所谓：“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

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10]

三、大学意志何以可能？

大学意志是所有大学之人的意志，广布于学科

专业教育教学体系、行政管理体系、后勤保障体系

和运行支持系统的主体之中。所有系统主体的意志

最终都要落实为人才培养和发展科学的意志，即课

程教学意志、学科专业建设意志。也就是说，教学

科研人员的大学意志是核心。那么大学意志究竟何

以实现呢？我们试图从时空维度概括性地探索大学

意志落地的可能性，并以中华文化视角出发总结出

几点方法论。

（一）空间上：辐射与凝聚	

1.有“共同利益”而成“共同事业”

如果每个人都仅仅是考虑个人利益，那么个人

意志永远无法凝聚为大学组织之共同意志。大学

的发展是大学中所有人的“共同事业”，因而有其

“共同利益”。关键人物为何成其为大学的灵魂，

恰恰是由于关键人物能够超越一己私利，站在组

织的战略利益、站在民族国家的长久利益乃至站在

人类的视角，去形成立足时代、立足当下所处境遇

之理想。这种意志能够把声音辐射到每个人的心

里，又把力量凝聚到每个人的心里——利益具有辐

射性，力量具有聚集性，这是能够形成组织共同意

志的重要基础。

中国大学的精神，有必要返本开新，学习北宋

哲学家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

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精神。“为天地立心”，做

什么事情要对得起天地，这是宇宙的责任。“为生

民立命”，做事情要对得起百姓，这是人类的责任。

“为往圣继绝学”，强调文化的传承，不能永远活

在现在，要传承那些精华、经典的东西，这是历史

的责任。“为万世开太平”，追求和谐和平，这是社

会的责任。中国古代之“士”的精神，登高望远，已

经远远超越了个人利益，是能够站在宇宙、人类、历

史、社会等高度，形成大学发展所必须的“大视野、

大胸怀、大格局、大境界、大智慧”，构成能够统

一、整合所有组织成员之意志的精神之“场”。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2015年出版的《反思教育：向“全球

共同利益”的理想转变》[11]一书，亦强调“共同利

益”并将教育视为一项全人类的共同事业。

2.有“共同信仰”使“大学代宗教”

大学作为培养人才的地方，是创造的源地、理

性的殿堂、社会的良心。大学既是知识的仓库，又是

智慧的集大成之场域，“有一种东西，它对于智慧的

信念变成了本质上是宗教的东西”[12]。由于在大学

中，人们都无一例外地崇拜理性、信仰智慧，并在理

性精神的基础之上，担当起民族、国家乃至人类的

命运重责，形成了一种宗教般的情怀。人们有信仰，

大学才有力量——“蔡元培提出要以美育代宗教，

之后冯友兰提出以哲学代宗教，他们看到在一个缺

乏宗教情怀加之传统文化又遭遇严重破坏的国度

里，民族的精神信仰不能找不到依傍……信仰是文

化的维他命，是人心的凝聚力量。”[13]所谓以“大学

代宗教”，正是在强调理性的力量，强调责任的担

当，这是大学意志得以可能的重要精神因素。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关键个人的意志变成

大学中每一个组织成员的意志，便会形成一种思想

的“场”，引起思想共鸣，形成“人同此心，心同此

理”的共同信仰。大学意志最后落实为一种共同的

文化氛围，有了这种文化认同、价值认同，在行为上

就会相互理解并支持。到了那时，大学意志才会真

正可能落地。

（二）时间上：传承与积累

1.传承

大学意志是由大学理念主导的意志，是关键

人物的意志，是组织里的共同意志，是世世代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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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的意志。如朱九思高中毕业后因家境困难没有报

考大学，到浙大做了一名小职员。青年朱九思虽然

在这所大学只待了短短一年的时间，但耳濡目染已

深刻地被这所名校的氛围熏陶。这实质上恰恰是

对竺可桢大学意志的传承。又如芝加哥大学，作为

后起之秀为何能迅速成为居哈佛大学之后的世界

超一流大学呢？有学者通过分析芝加哥大学自第一

任（1891年）到第八任（1975年）八位校长的理想指

出：“八位校长的基本理想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连贯

性。其中最著名的赫钦斯也是承前启后的……校长

的大学理想要有稳定性……当理想成为一种传统

时，其力量就是其他因素难以比拟的。”[14]由于中国

尚未建立起完善的现代大学制度，因此中国的大学

是尤其需要强调传承的，否则每次大学中的“改朝

换代”都是一次“西西弗斯之山石跌落山底”的重

演，一切从零开始势必造成诸多不必要的内耗，既

不能一脉相承也无法一门深入。

2.积累

“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论语》）。大学意

志要得以根深蒂固变为大学的精神图腾，也不是短

期内能够一蹴而就的。近年来，大学校长的任期成

为研究热点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大学的可持续

发展必须要有相当长的校长任期作保证。历史上美

国大学校长的平均任期是15年。就我国的实际情况

看，由于我国高校普遍存在着管理水平比较低，规

章制度不规范等问题，大学校长的任期最好保持在

15～20年，这样才能使校长有足够的时间实现其深

远意义的改革。”[15]试想朱九思若没有31年之久的

付出，何以成就后来的华工？被誉为清华“终身校

长”的梅贻琦直至去世都一直服务于清华，才使得

清华从一所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跃而跻

身国内名牌大学之列。

（三）立足传统文化：复兴中华行动智慧

大学意志不是“硬而脆”的，而是“坚而韧”

的。因此，它充满了实践理性、实践智慧。在中国办

大学，我们必须借鉴和复兴中华传统智慧——以出

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不失大节，不拘小节；至诚

如神，道成肉身；把握机遇，顺势而发——以炼就

促进大学发展的道术贯通的本体功夫。

1. 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

大学不是“大街”，大学人也不是“大众”。因此，

大学既要立足现实，更应批判现实、超越现实，从

而引领社会走向未来。“引领性”决定了大学必须

要有“超越性”，精神若不出世便无法超越当下。

但大学人又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或“躲进小楼

成一统”，行动若不入世便容易消极避世。大学的

这个特点，恰是道和佛的“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

工作”，反映在高等教育哲学中，则是“认识论”与

“政治论”之间的调和。

2. 不失大节，不拘小节

中国的大学意志体现的是“韧性”，是“不失大

节”与“不拘小节”的外圆内方之处事智慧。要使

大学意志在中国的大地上生根发芽，就要借助道

家“造势和顺势相结合”的智慧，不是硬碰硬，不

是蛮不讲理，不是“硬而脆”的，而是“硬而韧”的。

《老子》的“曲则全”、“柔弱胜刚强”讲的正是有

弹性的处事智慧。如朱九思讲：“作为一个学校，对

于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对于教育部、省委的指

示，我们都要坚决执行（不失大节），问题是如何坚

决执行（不拘小节）。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必须把上

级的指示和自己的情况相结合，这不是对上级指示

有什么意见，而恰恰是对上级指示最好的执行、最

坚决的执行。”[16]

3. 至诚如神，道成肉身

中国智慧讲“诚”（《中庸》）。所谓“至诚如神”、

“不诚无物”，意志就是“诚”。“诚”必源自于“发

心”。《华严经》云：“菩萨于生死，最初发心时，一向

求菩提，坚固不可动。”《优婆塞戒经》曰：“若有菩

萨初发无上菩提心时，即得名为无上福田。”所以菩

萨应确认自己是否已经发起菩提心，只有“发心”才

有诚之源头。“诚”必贵在坚固不动，大愿地藏王菩

萨之所以能够成就佛教中一位愿力深厚的菩萨,因

他“安忍不动如大地,静虑深密似秘藏”。子曰：“知

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论语》）

守仁，是儒家智慧中的坚固不动，故又有孟子的“我

四十不动心”。有了这样的愿力，玄奘跋涉十八年亦

可取回真经，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亦可最终胜利，十

字军在全无粮草和装备的情况下依旧一腔热血地东

征讨伐异教徒……孔子讲“我欲行不言之教”（《论

语》），王阳明说要“事上磨练”、“化口耳之学为身

心之学”（《传习录》）。古人“立德、立功、立言之三

不朽”均体现了道成肉身之本体功夫。

教 育 前 沿 论大学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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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把握机遇，顺势而发

大学若对时局缺乏正确的认识而判断失误、盲

目行动，便会得不偿失。时机若不成熟，再急也要

蛰伏，最好规划现在，不断积累以为未来发展创造

机会。机遇来时，则应敏锐地把握机遇，顺势而发。

如厦门大学能在抗战期间迅猛发展成为“南方之

强”，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舍身治校”的萨本栋校

长能够审时度势招揽一流人才，把握大局，深耕质

量；卡内基-梅隆大学也是二战后寻找到“风口”

而成功实现院校转型发展。

大学的历史由发展历程中的故事和传说铺就而

成。因此，大学人要有成为历史传说主人公的意识，

用刚毅卓绝的大学意志去创造经典故事，使自己的人

生以故事的方式印刻到大学历史中。当我们的办学条

件日渐完善之后，坚守和践行大学理念的大学意志

将成为大学发展守正出新的决定性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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